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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中国在瑞典的留学生及瑞典大学生的应激源类型、应对方式及心理咨询求助倾向。 方法：利用自

编压力源问卷、brief COPE 量表、 心理咨询倾向问卷对中国在瑞典的 88 名留学生、183 名瑞典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

果：①中国留学生最大的压力源是“就业”，瑞典学生是“学业”，中国学生感受到“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带来的压力”大

于瑞典学生，而瑞典学生“人际关系”压力明显高于中国学生；②中国学生更多采用回避性策略应对压力，瑞典学生

则更多采用工具性及情感支持性应对。 ③中国学生比瑞典学生在遇到心理困扰时更倾向于寻求心理咨询帮助。 结

论：两国学生在应激源类型、应对策略、心理咨询的倾向方面存在差异，并具有文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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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Sweden and Swedish college
students in stressors, coping strategies and preference to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ethods: Surveys were distributed to
88 Chinese students and 183 Swedish students at Lund University by Stressors Inventory, Brief COPE Inventory and Pref-
erence to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Chinese students distressed heavily by “hoping to get a
good job”, Swedish students “academic pressure”. While, “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 personal relations” made the Chi-
nese students and Swedish students feel distressed respectively.②The Chinese group chose avoidance of coping more often
than the Swedish group. The Swedish students preferred to employ problem-focused and emotion-focused ways of coping
more than the Chinese ones. ③Chinese students when they felt distressed, preferred to seek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ore often than Swedish students.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stressors, coping strategies and preference to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between Chinese and Swedish students. And the differences might be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
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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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丰

富人生阅历的重要途径。在跨文化适应中，有的学生

变得开放、成熟，有的则出现明显的心理问题[1-3]。 以

往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心理健

康、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社会支持、文化认同和人

格方面 [2-5]，较少对留学生群体的应激源及应对方式

进行研究；并且，研究样本也多以留学大国，如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为主，缺乏对在

北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研究， 更没有与瑞典当地

学生的对比性研究。

与国内的学生相比， 留学国外除了适应新的教

学方法与内容外， 还要投入较多精力探究与适应当

地的文化习俗；而留学瑞典与留学英美日等国相比，

会面临更多的困境， 诸如得益于英美大片和日本偶
像剧在中国的流行， 中国青年对这些国的文化更熟
悉，但却很少接触到神秘的北欧国度的文化信息；还
如，瑞典人的生活语言是瑞典语，公共场所极少英文
标识，这无疑增加了生活与交流的困难。 文化、语言
的陌生及差异性， 对留学瑞典的中国学生将是更大
的挑战。 本研究将在瑞典的中国留学生的应激源类
型、压力应对策略、心理咨询倾向与瑞典本地学生进
行对比， 以期探索中国留学生压力的特点以及与瑞
典当地学生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有效被试包括 88 名在瑞典隆德大学的中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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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 183名瑞典籍大学生。 他们来自瑞典隆德大
学的各个学院，其中 13.6%的中国学生，24% 的瑞典
学生 （含心理系因为专业要求而必须接受心理咨询
的学生）曾经接受过心理咨询。中国留学生在瑞典居
住的时间为一周到六十个月 ， 平均居住时间为
9.29±9.34个月。 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1.2 工具
所有调查，针对中国被试，用中文问卷；对瑞典

学生，用瑞典文问卷。
1.2.1 应激源类型及强度调查———应激源问卷
（The Stressors Inventory） 由研究者自行编制。根据
文献资料及在隆德大学的本地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的

实际情况，列举了包含学业、生活、就业、社会事件、
人际、环境、语言等 14 个应激源，访谈了 17 位中国
学生、25 位瑞典学生及 5 位瑞典心理学专业工作
者，添加了两项：“有关性的压力”及“对生活意义的
思考带来的压力”。最终，对于瑞典本地学生，形成十
三个应激源，中国学生形成了十六个应激源。评分为
1至 4级，1代表没有影响，4代表严重影响。 本问卷
的 Cronbach’s Alpha为 0.806。 16项应激源分别为：
Q1=学业压力；Q2=经济压力；Q3=就业压力；Q4=与
家庭成员的关系压力；Q5=与恋人关系的压力；Q6=
与朋友关系的压力；Q7=与性有关的压力；Q8=担心
自己身体不健康的压力；Q9=担心自己情绪等心理
问题的压力；Q10=担心家人所带来的压力；Q11=思
考生命或生活的意义所带来的压力；Q12=政治或社
会不公等问题的压力；Q13=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压
力；Q14=价值观或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Q15=语言
交流的压力；Q16=妥善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的压
力；Q17=其它。 对瑞典学生，没有 Q14、Q15、Q16。
1.2.2 应对策略的调查———简明应对量表 （Brief
COPE Inventory）[6] 简明应对量表是完整版应对量
表 [7]的简缩版，由 28 个题项构成，调查人们面对压
力时不同的应对方式。 本量表适用于不同人群 ，

Wang，Lambert 曾将它用于亚洲人群研究，显示完全
适用于亚洲文化[8]。 每两道题项构成一种应对方式，

共分为四大类 14 个应对策略 [9，10]，分别是：①问题-
焦点应对(三个分量表)：积极应对、计划、利用工具
性支持；②情感-焦点应对(三个分量表)：利用情感

性支持、正面评价、宗教形式；③适应性应对(两个分
量表)：接受、幽默；④适应不良应对(六个分量表)：宣
泄、行为不投入、自我分心、自我责备、物质滥用和否
认。 各分量表的信度从 0.50到 0.90[6]。
1.2.3 心理咨询倾向调查 本问卷只有一道题：“在
你过去的生活中曾经接受过心理咨询或治疗吗？”有
三个选项供被试选择：①“没有。 我不会去做心理咨
询”；②“是的，我做过心理咨询”；③“没有。但将来有
必要的话，我会去做心理咨询”。

2 结 果

2.1 中、瑞大学生应激源的差异比较
表 2显示， 中国留学生感受到的前五位应激源

分别为：就业压力、学业压力、语言交流的压力、思考
生命或生活的意义所带来的压力和经济压力， 对于
瑞典学生，前五位分别是学业压力、与朋友关系的压
力、经济压力、与家庭成员关系的压力和就业压力。
中国学生在就业压力和思考生命或生活的意义

所带来的压力两项显著高于瑞典学生； 瑞典学生在
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压力、与恋人关系的压力、与朋友
关系的压力和 担心家人的健康四个应激源上显著

高于中国留学生， 显示出他们感受到的人际压力更
强烈。

表 2 中、瑞学生应激源种类与强度排序（x±s）

注：*≤0.05，**≤0.001

2.2 中、瑞大学生在应对策略上的差异比较
按照平均值， 将两组学生采用的应激策略的频

率列举出来（见表 3）。 中国学生最常采用的是“接
受”，而这在瑞典学生中只排第六位。 瑞典学生最常
采用的是“积极行动”，这在中国学生中排在第二。
中国学生的回避性策略显著高于瑞典学生，尤

其表现在他们比瑞典学生更常采用宣泄、 行为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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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我分心和否认等方式，同时他们也更能够“接
受”压力。 瑞典学生在问题-焦点策略和情感-焦点
策略的使用上多于中国学生， 其中寻求工具性支持
和情感性支持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表 3 中、瑞大学生压力应对策略排序、
平均值、标准差及 t 检验

注：*<0.05，**<0.01

2.3 心理咨询倾向调查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13.6% 的中国学生，24%的

瑞典学生曾经接受过心理咨询 (含心理学系中接受
心理咨询是必修环节的学生)。在没有接受过咨询的
学生中，60%(43/72) 的中国学生表示有必要的话将
来会寻求心理咨询，但只有 30%(40/135)的瑞典学生
愿意在将来接受心理咨询， 显示尽管他们比中国学
生更多地寻求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 但进行心理咨
询并不是他们解决心理困扰的首选； 中国学生比瑞
典学生更倾向于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2.17±.916≥
1.69±.815，t=4.225，P=0.000）来解决心理困扰。

3 讨 论

3.1 中、瑞大学生压力源差异的现实原因
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 本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

与瑞典学生除了面临共同的应激源外， 还会经历更
多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项目，如衣食住行的困难、
文化或价值观的差异、语言交流等，这与前人的研究
一致[11]。
中国留学生比瑞典学生更强烈地感受到 “就业

压力”以及“思考生命或生活的意义所带来的压力”，
且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四位， 是与中国的现实及文
化相吻合的，说明尽管身处外国，但对压力的感知与
在国内比没有根本区别，将来无论是回国就业，还是
留在国外工作，都非易事，“就业压力”这块“心病”既

是留学生们努力学习的动力，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中国传统教育极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突出价
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尚性、利他性，可是，留学
生们付出很大的代价出国学习，到底为了什么？前途
会怎么样？ 是否值得？ 这些问题很难说清楚，当留学
生们遇到实际困难时， 从前所受的教育与现实的冲
突更令他们茫然。 “语言压力”构成了留学生的第三
大压力源，这不仅增加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也限制
了他们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
瑞典学生比中国学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际关系

的压力。 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学生远离家人、老友，直
接交往带来的人际冲突少， 所以国内的人际关系较
少影响到他们日常情绪和生活，同时，由于孤独，留
学生们更珍惜新的友谊， 新的人际关系一般不仅不
会带给他们压力，还是他们的支持。但是瑞典学生必
须直接面对亲人朋友， 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参加各
种聚会，冲突和困扰是不可回避的。 这与 Jackson 和
Finney 的研究基本吻合，他们调查了瑞典不同地区
大学生的应激源的重要性，包括达到高的学习目标、
新人际关系的建立、经济状况，性关系和偏差性行为
等， 发现同辈人际关系是应激最重要的预测指标[12]。
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 有四位瑞典学生补充了

他们的压力源，分别是“外表的压力”、“安排社交活
动的压力”、“各种冲突的压力”、“社会、 自我要求以
及工作与学校的重重压力”等，一位中国学生添加了
“找不到恋人的压力”。
3.2 中、瑞大学生压力应对方式差异的分析
中国留学生感受到压力时，更多地接受，同时又

比瑞典学生更多地采用行为不投入、 否认、 自我分
心、宣泄等回避性策略，表明他们面对困境时，多是
被动地、逃避性地应对，这与伍志刚的研究一致。 他
利用应付方式问卷，将 68名中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
按照性别与年龄进行匹配， 发现外国学生更常采用
自我分心（幻想）和行为不投入（回避）等消极策略来
应对压力[13]。 李伟等以 423 名大学生为被试对中国
大学生的应对策略进行了研究， 发现国内大学生更
多使用积极解决问题和寻求情感支持的应对策略，

较少采用转移注意力和消极解决问题的策略 [14]。 或

者可以得出结论，留学他国后，让他们变得更多采用

消极的应对策略了。 而瑞典学生较多地依赖于工具
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 表明他们较多地寻求社会支
持，更加务实。
相比瑞典的个体主义文化， 中国是个集体主义

文化的国家， 但为什么留学生们在寻求社会支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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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得分显著低于瑞典学生？ 可能的原因是对异国环
境和文化的疏离感造成了回避行为。 虽然有留学生
想过留在国外， 但身处这个与母体文化不同的环境
中，都难免有过客心理，学业任务和基本生活得到满
足是生活的重心，社会交往只能其次考虑；同时，因
为困惑于言谈、举止是否恰当，不少留学生不情愿与
外国人交往， 有的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及到哪里寻求
社会支持；再次，语言（英语和瑞典语）及其文化内涵
运用得不娴熟也成了留学生寻求更多、 更深支持的
障碍。当然，留学生们可以从中国人群体或家人那里
寻求支持，但多数留学生并不会这么做。一是他们不
想让家人担忧；二是中国人固有的“面子焦虑”，使得
留学生多向家人、朋友“报喜而不报忧”；另外，缺乏
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和技能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尽管瑞典学生更倾向于寻求社会支持， 但我们

的访谈了解到，他们求助的对象多是男、女朋友（恋
爱或同居关系），而不是父母及专业人士，这可能跟
瑞典社会强调“自立自强”、“不给别人添麻烦”等文
化传统有关[15]。
3.3 对心理咨询倾向的误读
中国人有个误读， 认为心理咨询在西方很普遍

很被认同。 但我们的调查显示， 反而是中国学生比
瑞典学生更倾向于在有心理困扰时求助于心理咨询

帮助。 Thornicroft 的研究指出，瑞典公众对患有心理
疾病者具有负面评价， 这成为阻碍这些病人康复及
参与社会活动的一大障碍。 70%的被调查者歧视药
物滥用和酗酒者，20%的被调查者对精神病人有偏
见，对痴呆病人的负面评价最少，约占 3%。 这些社
会偏见可能成为阻碍学生如实表达自己的心理困扰

并寻求专业帮助的社会原因[16]。
而在中国，虽然人们也对心理疾病讳莫如深，但

自 1986年开始， 初见端倪的心理咨询业方兴未艾，
人们对心理咨询怀有一定的神秘感和期待，加之，中
国政府大力促进全民精神质量的提高，所以，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
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并希望通过专业的心

理咨询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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